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不希望你醉
严国庆

    黄酒故乡绍兴某酒企的一位资深老总，有一个待
客之道：不希望人喝高，不让你喝醉。琥珀色的酒，酌于
青瓷杯子里，送到宾客眼前，在他看来就是礼和义。
作为企业高管，自然免不了参加各种商务、公务宴

请，也很自然地请客品用黄酒。他在场，会兴致勃勃地
与客人分享琥珀色中积淀的岁月；举杯之时，总不忘说
一句“慢慢喝，我们都慢慢喝”，免得一坐下来就灌酒比
酒。一顿饭下来，地
上没有酒倒掉，无
人被黄酒醉倒，他
视为乐事。
我听同为这家

企业高管的友人谈起此事，其语意里充满了真挚的认
同和欣赏。他们的共鸣之中，透着自爱自尊。
此事亦如老酒，让我回味很久。
《兰亭集序》说，“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学

点古风，恰到好处，琥珀的色泽荡漾待客之暖和人间真
意。慢慢品啜，仿佛是今日时光与过往岁月的相逢，悠
悠然，欣欣然。人在旅途，不管走到哪一段，都值得拥有
琥珀一般凝固、定格的时光，然后，握手，道别，再见。

企业做的产品，大都想
抵达“近者悦，远者来”之境，
这需要工夫和功夫。而自个
手中出来的产品有什么特
性，自己最懂得。致力于让自
己做出来的东西与人相处多
一些舒服、存一些好感，无疑
就不止是聪明了。

表白秋天
梅 莉

    秋往深处走，眼看就
要步入晚秋。然而，对于这
个最美丽丰盈的季节，我
还没有隆重地向它表白，
这怎么行呢。

作家潘向黎在《万念》
一书里写道：“肥蟹一篓/

九雌十雄……锡壶一把 /

陈?黄酒/生旦各一/游园
惊梦/清风徐来/万念俱
灰”，这是秋天的故事。拆
螃蟹喝黄酒看昆曲，再加
上秋天宜人的气候，徐徐
清风，酒不醉人人自醉，是
什么都可以不想了。

去趟苏州吧，江南好，
离上海又这么近。眼下阳
澄湖的大闸蟹正肥美。章
太炎夫人汤国梨曾感叹：
“不是阳澄湖蟹好，人生何
必住苏州”。驱车前往苏州
阳澄湖，找到一家在阳澄
湖内有三个螃蟹养殖基地

的蟹店，每人点一雌一雄
一对，又有酒香草头，银鱼
炒蛋等小菜佐之，因开车
不能小酌，遂以茶代酒。吃
蟹是个细致慢活，考验你
对待美食的耐心，小孩子
都不爱吃蟹，说太麻烦，中
?人才有闲情不疾不徐地

在姑苏城把一只蟹慢慢拆
了吃。这也是我在秋天做
的最幸福的事之一。阳澄
湖蟹有其特点，壳薄如纸，
柔嫩鲜甜，令无数吃货竞
折腰。
吃好蟹，跟老板说想

去阳澄湖上看看蟹们生活
的地方。老板姓施，五十多
岁，身材挺拔，仪表堂堂。
他立即派人带我们从酒店
后门直接坐船游湖了，原
来酒店与湖相连，
开门见湖。船行水
上，只见偌大的一
面湖，几乎被螃蟹
养殖基地瓜分了。
忽看到有几只鹅被关在水
面的笼子里，问船工这是
为何。船工说鹅是用来看
护螃蟹的，如果夜里有人
来偷蟹，鹅就会嘎嘎大叫。
难怪丰子恺先生写白鹅，
说养鹅等于养狗，它也能
看守门户。船工还告诉我
们，蟹不仅要防偷，还要防
止它“越狱”逃跑。西北风
刮起时，蟹脚就痒痒了，会
爬出水面，爬到护栏网上，
挂得密密麻麻。我很担心
地问，那它们掉出来了怎
么办，船工说不碍事的，外
面的水底还有蟹笼，就算
上天入地，蟹们也跑不了。

没有养蟹的湖面，铺
着挤挤挨挨的菱角菜，细
脚伶仃的白鹭在上面优雅
地踱来踱去，冷不丁地又

振翅飞远了。
秋天的第一场蟹事结

束后，心满意足地回到上
海，又赶去朱家角课植园
看了一场实景园林昆曲
《牡丹亭》。自从世博会那
?，谭盾导演携手昆曲王
子张军将此剧打造成功
后，引起不小的轰动，演出
已有十一载，成为上海昆
曲的一张名片。记得几?
前武汉的一个朋友曾专门
坐高铁来朱家角看戏。而
我今?才头一回看，依然
一票难求。这是个美丽的
夜晚，风清月朗。园林真是
承载戏曲的最佳舞台，小
桥流水亭台楼阁，一叶小
舟缓缓地划来，上面立着
翩翩公子柳梦梅。开启了
官宦千金与贫寒书生之间
的三生三世的爱情故事。
古典的戏曲中加上了现代
音乐，甚至还有摇滚，唱词
有中英文两种，自然吸引

来不少?轻观众。
对白也很幽默，杜
丽娘去了阴界，阎
王问她为何而死，
答曰因做春梦醒来

思君不得而亡，阎王说，
唉，想不到你跟我生前一
样，也是个痴情人呐。全场
爆笑。虽然对昆曲我是门
外汉，但对于这种实景园
林演出方式非常喜欢，那
些古老优美的唱词投影在
河边树干上，更显得独具
创意。公子小姐在水边水
袖翻飞地对唱，又有灯光
特效加持，给人带来的视
觉美感是很具冲击力的。
看完戏，抬头见一轮

明月挂在空中，竟不知今
夕何夕。
四季大美，人生过半。

有生之?，不妨对每个季
节都来一场郑重的表白：
春天赏花、夏天看海、秋天
望月、冬天滑雪。这样的日
子，才会过得余味绕梁。

七夕会

雅 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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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区进行“美丽家园”的施工建设，
封闭三个月的绿地花园围栏，终于拆除
了。走上新铺的石板台阶，活动场地宽
敞，一端新设的斜坡通道，让有特殊需要
的居民进园方便了。入夜，台阶的间隔
中，地面镶嵌的玻璃板下，增加了夜间照
明，新换的路灯的立杆上，装上紫蓝色的
灯带，夜晚的花园真漂亮。
正当人们赞赏时，有些细心的老人

突然发现，原先坐着舒服有弧度的靠背
长椅消失了。现在的长椅在哪里？花园四
周增加了绿化，用半人高的围墙隔开。就
在这墙上安装角铁架，铺上长条木板，就
成了几米长的凳子。所谓靠背，就是硬硬
的黄色磨石子的水泥围墙，高度不及原
靠背的一半。
小区绿地花园，是居民特别是老人的主要活动休

息场所。坐在这冰凉的水泥墙靠背的长椅上，究竟是享
受还是受罪？景观再美，又有何用？
过了一个多月，近日小花园又重新被封闭。我好奇

地从绿色围栏的破损的空洞里望去，绿化的布局似在
改变，更引我注意的是，在原角铁无背长凳上，加上了
咖啡色的木条靠背。我期盼的靠背长椅回来了！

欣喜之余，忍不住为
有关职能部门虚心听取小
区居民特别是老人的意见
及时改进之举叫好。
美丽家园建设，是政

府造福于民的实事项目。
好事定要做好，不留遗憾，
切勿过分追求表面形式的
美丽，摆花架子，而忘记实
在需求。职能部门能在短
时间内及时改进，弥补在
美丽家园建设中出现的美
中不足，这是值得称道的。
也许，还应该再多提一点
希望：事先何妨多广泛征
集一下居民的意见？毕竟，
我们每个人都是主人翁。

本版编辑∶史佳林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shijl@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112020 年 10月 25日 星期日

/

重
阳
观
“孝
廊
”有
感

张
绍
俊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
重阳”。古代重阳节，有登高祈福、插佩茱
萸、拜神祭祖等习俗。流传至今，又蕴藉
了感恩敬老的寓意，承载着丰富的传统
文化内涵。
如今，小区一处颇为雅致的地方，倒

与这孝老尊老之内涵颇为相合。那是一
条带有古朴纹路的木长廊，两侧绿树阴
浓，垂枝掩映。廊腰缦回，涉以成趣，是闲
坐休憩的好去处。抬头望去，木廊门楣上
嵌着“二十四孝廊”的标牌。
“百善孝为先”，“孝”是古代儒家伦

理思想的核心之一，是千百?来中国社
会维系家庭、族群关系的道德准则与人
伦规范，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文
化精髓。众所周知，元代郭居敬辑录了古
代 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
后人配上图画，通称《二十四孝图》。其中

有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孝亲故事。乍一看，长廊上方的
一块块标牌，应该是从“虞舜孝感动天”，一直到“朱冒
寿弃官访母”为止的《二十四孝》故事。但细看，却是十
足的“现代范”，满满的“接地气”。从第一孝“膳食科学、
营养得当”直到第二十四孝“政府关爱、社会提倡”。包
括老人起居健康、饮食卫生、休闲娱乐、文化生活、社会
关系、移风易俗、子辈物质精神赡养，社会敬老风尚与
制度保障、法制建设等多主体、全领域的宣传内容。不
仅囊括了个体，还包括精神、社会制度层面，全面、多角
度地传播了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的理念，显得很有时代感、科学化与创新性。

诚然，“孝”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
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的认识水
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与制约，
存在不少过时的糟粕。古代二十四孝，
已有相当部分不适合现代文明。比如

“愚忠愚孝”，“芦衣顺母”，继母对孩子不好，孩子恪守
“孝义”，隐瞒真相，如不是父亲看到衣服里的芦草（不
是棉絮），恐怕孩子就要为“孝”冻死。又如荒诞离奇，不
合科学的“卧冰求鲤”，用自己体温融化冰面捉鲤鱼，这
明显不合人体常识。传统社会中的“孝道”，被统治阶级
强化为宗法制度、政治伦理的精神基础，不断极端化、
神秘化、愚昧化。这样的所谓绝对服从、传宗接代、厚葬
久丧、愚孝作忠等，都是我们需要摒弃的封建糟粕。
破而后立，我们对“孝”文化的理解，要不断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将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有机统一起来，鉴别对
待、扬弃继承。我所看到的“新二十四孝”孝廊中的内
容，就是对传统孝道观念的现代审视，以理性、辩证、科
学的眼光看待传统孝道观念，使之与现代礼俗、科学文
化、时代发展相融相通，这是基层“孝”文化宣传与创新
传承的良好典范，相信有此实践的，远远不止这一处。
重阳重思“孝”。树立正确的孝道观，让新时代“孝”

文化更好地滋润每个人的内心，理应是值得推广的“重
阳”新文化。

天 井
赵宽宏

    天井不是井。
前后两进屋，东西有厢房，中

间露天的地方就被称之为天井了。
老旧的房子多见天井。小时

候我们庄上就有好几座，我外婆
家前后两进瓦屋，加最前面的门
廊，竟有两座天井；现在到一些古
镇古村落，也能见到它的身影，只
不过都是有些沧桑的了。四面有
墙，墙上的石灰有一块没一块地
斑驳着，墙脚有青苔，并且在一些
砖缝里长出了几茎瘦筋筋的草
来。更打眼的是嵌在墙上的木框

的格子窗，表
面已是大有

朽意的了，似乎再稍稍使一点点
劲，就会粉身碎骨，成为过往；然
而实质上，它还硬朗着呢，老而弥
坚，让人感动。
但天井终归不是井。井口正

对着天空，可没见有
谁从这样的井口进出
过；尽管井底的日子
丰富多彩，或藏有惊
心动魄的故事，或装
着酸甜苦辣的岁月，却没见谁从
井口吊出过任何传奇。
我一直这样想，有座天井一

定很好：将进入天井的大门关上，
生活的快节奏挤压出的汗水和喘

息，就被关在了外面，嘈杂和不安
全就被关在了外面，时光的脚步
陡然间舒缓了许多，人，终于可以
心无大悲，亦无大喜地安宁下来。
沧桑的天井接纳了人间的从

容与恬淡，欢欣与温
暖。
这天井里，可以

是孩子们玩耍学习的
地方，可以是女人们

边做女红边说悄悄话的地方，可
以是男人们谈天说事的地方。吃
饭，玩乐，休闲，这就是发生在天
井里最有烟火味的家常。
在天井里有句成语可以温润

人心：
坐 井 观
天。自然，此井非彼井。有暇时坐
在天井中观天，大概也是神仙的
日子。晴好的天，不经意地一抬
头，总会与一方湛蓝，几片绵白相
遇；若是有诗的夜，也能和皎洁的
月，闪烁的星对视。天井实在是变
幻莫测的画框，天地交融四时不
同的风景悦人眼目，沁人心脾。
因此，真想有一方天井，檐下

有燕子叽叽喳喳，一张小方桌上，
有一杯香茗，有一本闲书，任光阴
嘀嗒从眼前走过，不生悔意。
天井适合安放游子的心。

淡 然
范若恩

    淡然，是常熟水巷人家的特性。
2014? 5月第一次去时，常熟尚未通火
车，这个江南的古城不像某些古镇有两
三条老街，就铺天盖地做广告，然后一一
沦陷在商业化浪潮中，居民迁走，家家破
墙开店 ，卖的不是蹄髈，就是咖啡。常熟
的河东街，引线街，书院街……粉墙黛
瓦，小桥流水人家，露台阿叔
种植着花草，路边阿婆手提
着虾和蔬菜。河名七弦，每行
一步，石板微音，泠泠水光。
幽长巷陌一转，才见深宅大
院，是天下闻名的燕园。园中阅诗堂联曰
对山如读画，选石待题诗。一室为三婵娟
室，却是明月，嫩柳，新竹，夜中而至，破
晓而归，遥遥相望，终无一言。

那是古人园林中一方天地的生活，
而园外是寻常人家。那次，偶见河边一家
糕团店，黑板上写着糕团种类和价格，门
口横着一个老式木柜台，柜后站着一位
阿姨，慢悠悠向袋中放着各色糕团。今日
走至河边，兴奋地奔向那家糕团店，却见

木门半掩，柜台却无影无踪，屋中堆放着
各类工具。阿姨站在门后吃惊地看着我，
等知道来意，淡淡一笑，吴侬软语如吟如
唱，“还未至做糕团的时节，每?重阳开
始，次?端阳结束。”说话时那屋外静悄
悄的河水，一??就这样流过。
中午时分，五个人路过一家汤团店，

却见就餐者皆为本地居民。
入座后阿婆端上一碗仔细包
为元宝状的小馄饨，搭着鲜
肉汤团，撒着葱花和蛋皮。跟
这一家人闲聊，煮馄饨的阿

叔讷讷地低着头，阿婆很爽朗地说，他们
已经开店十?。餐后走至河另一侧，见他
们临水的厨房木窗轻轻闭上。
在古镇，往往要等游客偶尔少时，赶

拍一张野渡无人舟自横。而在这常熟的
老街，却要等着三五居民走上石桥，拍那
波光中微微的倒影。我对一个学生说，难
道不觉得只有等常熟人走上石桥，这石
桥，这柳树，这河水，这青石老街，才是一
幅缓缓展开的画卷？

当年豫园读夜书
潘志豪

    1954?夏，我从宪成
小学毕业，眼看就要开学
了，还没有落实到哪所中
学，有点急了。一天，我在
城隍庙九曲桥边的糖业小
学门口，看到招中学生的
消息，赶紧回家拿了小学
毕业证书去报
名———那时我只
有 11岁，只觉得
在花园一般的校
舍里上课，简直
就像一跤跌在青云里。

由于是草创时期，生
源和师资不足，学校当时
的名称是“建光补习班”。
每天，必须在小学生放学
后，才轮到我们这些中学
生进校。上课时间从每天
下午 3点到晚上 8点半。
说真的，我很喜欢读

夜书。上午可以睡懒觉，看
闲书，晚上放学后，可以穿
越黝黑的城隍庙，领略它
夜幕笼罩下的那种朦胧神
秘的美……
当时，“建光”的师生

只知道它是一座私家园
林。由于历经战乱，豫园给
人种繁华落尽的感觉，但
是，画栋雕梁的楼堂轩阁、
剔透玲珑的假山小径，还
是很吸引我们。“建光”当
时已经在有意识地保护园
内之物。平时，楼台馆阁都
大门紧闭，“三穗堂”作我
们的大礼堂，但也不准同
学在里面玩耍。“点春堂”

好像只开放过一次，是举
行联欢会时，用课桌拼成
一座简陋的舞台。
那时，我们草草吃完

自带的晚餐，就在这座“江
南古典园林的一颗明珠”
里，放浪形骸地玩起“官兵

捉强盗”。?少无知，并没
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焚琴
煮鹤”的行为。
终于，其他班级的一

个冒失鬼，在玩耍中损坏
了一大块假山石。平时对
学生极其和蔼的校长陈德
生（后曾任大同中学校长）
勃然大怒，在三穗堂召开

大会，通报此事，并告诉我
们：这座豫园已有四百?
历史，而点春堂在 100?
前曾是清末小刀会起义时
的指挥部……陈校长言之
殷殷，情之切切，从此，再
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损坏

事件。四十多?
后，我和当?的
老同学去探望老
校长，老校长对
此还记忆犹新。

翌?，“建光”从豫园
迁出，搬入阜民路的新校
址，门口挂着一块白底黑
字的校名：建光初级中学。

1957?，我毕业后考
入了市重点中学。这也许
可以说明，我的母校当时
的教学质量是不错的———
当然，那已是后话了。

郑辛遥

不甘三流，自封一流，实属下流。


